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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戏曲移植的“再编码"

《宇宙锋》是京剧的经典剧目，梅兰芳先生在早期

全本演出的基础上几度删减，将其中“修本”和“金殿”

两折连演，并拍摄为电影。其后有陈伯华的湖北汉剧

版，陈素真的豫剧版，马兰鱼的秦腔版。其中，秦腔《宇

宙锋》在20世纪90年代由马兰鱼首演，后来随着马

兰鱼离休而绝响于秦腔舞台。近期，马兰鱼的爱徒、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齐爱云在其师傅的指导下将该剧再

度搬演，获得观众的好评。

就《宇宙锋》而言，即使是在京剧界，前有梅兰芳几

近完善的演出本，其弟子杨荣环在演出时还会根据自

己所学加入尚派的特点；而在豫剧版本中，陈素真尽量

避开自己嗓音失润的劣势，加入多种水袖技巧来展现

赵艳容装疯的情节。相对而言，梅兰芳在电影版中则

仅有十几句上下句Ⅱ昌词，同时由于拍摄时年龄所限，身

段、水袖非常收敛。

一、“再编码”是把关人的二度创作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传播过程的要旨不在于毋

庸置疑地将每一个视觉节目分配到一整套事先设计的

代码里的确定位置上，而在于毋庸置疑地将其分配到

一整套应当执行的规则里的确定位置中，即有效与有

用规则及实际运用的逻辑原则里的位置中。”1从戏曲

传播的角度来看，任何剧目的移植，都是要将某个在舞

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李想

台上已经呈现的剧目进行解码，将之转换为自己可以

理解的内容，然后再用本剧种的演出方式将这些内容

重新编码，并呈现在舞台上。

改编者作为移植的把关人，必然会选择自己所喜

欢的剧目作为原材料，并运用自己所熟知的方式来编

码，这就意味着，改编者能且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破

解原剧目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和舞台呈现，能且只能通

过自己的演唱能力和舞台表现力来再度呈现新剧目。

整体来看，齐爱云所演出的秦腔《宇宙锋》，水袖技

巧使用较少却很得当，身段有浓重的京剧程派风格，唱

词虽少却精，情绪控制准确，舞台呈现出剧种前所未有

的干净流畅，这较完美的表现，得益于其师马兰鱼的精

心传授。

1 949年1 1月和1 950年4月，程砚秋两次到西

安演出、调研。晚上演出，白天空闲时，马兰鱼就跟随程

先生弟子王吟秋学习程派身段，并得到程砚秋亲身指

导。1957年，马兰鱼拜师于尚小云，并获尚先生亲传

《昭君出塞》，从此马兰鱼的演出在京剧程派沉郁的基

础上又加入了尚派的火爆。而20世纪90年代马兰鱼

排演《宇宙锋》中水袖部分，在学梅兰芳的同时，经李德

富为她量身设计，增加了更多丰富内容。

马兰鱼很喜爱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对其中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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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容的性格持高度赞赏态度，因此才会在”梅八出”中

特别选择这个剧目进行移植。而她首演秦腔《宇宙锋》

时正处在中年时期，舞台经验积累丰厚，已经能娴熟地

运用技巧来刻画人物，特别是重视舞台细节处理。所

以，在马兰鱼演出本中，舞台动作远多于京剧版本，又

明显少于豫剧版本，舞台上所呈现的一切变动，完全基

于“人物应该怎么样”这一基本需求。

移植者认为，赵艳容的情感走向更多集中在内心，

表面的疯癫要靠外在动作来呈现，内心激动却不能过

火。因此，具有京剧程派风格的步法和梅派风格的身

法，辅以李德富的水袖，以及声腔上强烈的秦腔敏腔遗

存，就被化用在赵艳容的身上。这种博采众长的风格堆

砌，使再编码后的《宇宙锋》不但没有脱离梅兰芳演出

版的程式，反而明显的打上了马兰鱼艺术观念的烙印，

成为其二度创作的成品。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再编码不仅仅是照搬唱词和

剧情，还应对剧目进行再创作，充分体现演职人员的创

造性。移植就是剧目进行跨剧种传播过程，唱词、旋律

甚至剧情、故事的改变，都渗透着改编者的再度创造，

体现出二度创新。

二、“再编码”与受众的审美转向

差别造就了沟通的可能。正是因为中国有为数众

多的地方戏曲剧种，才为移植提供了先天条件，那就是

剧种之间的差异。表面看来，再编码必然意味着原剧目

很多独有的含义消失，但从另一层面来看，再编码同时

意味着新剧目又将增加很多新信息。至于增加的信息

以什么形式存在于新剧目之中，则要看信息的接收方

会以什么方式来接收。

信息发出和信息接收总会存在着一段间隔期，即

使是在接收到信息之后，受众的审美转向还需要一个

过程。因此，对《宇宙锋》的移植，移植者更多要考虑的

因素是观众审美情趣的当下存在，以及看到这出移植

剧目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审美转向。

针对《宇宙锋》这样一部历史题材的剧目，在移植

的过程中，移植者必然要经历以史料和物证来作为参

考，然后融入自己的感情进行创作，他们塑造出来的舞

台形象未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必然不可能是“历史再

现”，但他们创造出的故事，对于看戏的受众而言，却是

受众对“历史事实”或蕴涵在剧目中的“潜在真实”所能

达到的唯一认知，再加上受众自身所具有的知识背景，

融汇成某一种认知体系，这也是此后受众在看待移植

剧目的时候所采取的主要观点。

该剧的音乐创作，由吴复兴和肖炳完成。再编码要

考虑到剧种传播地域的限制，旋律要做秦腔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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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戏曲移植中最基本的地域考量，自不必多言。如开

场音乐的设计，兼具秦腔固有板式和京剧原剧开场音

乐的特征，既保持了秦腔之为秦腔的特有旋律，又保证

了音乐效果的庄重大气，简言之就是典型的京剧音乐

秦腔化。

齐爱云在演出过程中，步法基本沿用程派“存腿”

的形式，步步挪出扇子面，符合赵艳容大家闺秀的身

份，同时也显示了个人良好的艺术功力：水袖是齐爱云

的特长，在她演出的《打神告庙》中就能窥斑知豹，但演

《宇宙锋》时，不能把“装疯”的赵艳容演成“真疯”的敫

桂英，人物情绪要更趋于内化，所以水袖也非常收敛：

唱腔上注意收放，在保持秦腔激昂特点的同时突出雅

美特点。

“传者们⋯⋯的理想是完全不失真的传播，但他们

必须面对的却是被系统地扭曲的传播”②，这意味着只

要进行传播，内容就会发生系统性的扭曲；那么，作为

戏曲传播方式之一的剧目移植，就必然是通过再编码

来实现对传者和受众的双向驯化。只不过，在较长时

期内，人们只重视传者对受众“高台教化”的传播，忽视

了来源于受众的、对传者和内容的无意识选择。

相对于昆剧等规范剧种，秦腔常被人认为是“俗文

化”的代表，实际上，秦腔深植于传统农耕文化，的确有

通俗普及的特征，但作为戏曲必然要有雅美追求。同

时，作为成型剧种，秦腔已经具有自身完备的特性，但

任何剧种自诞生起就是多种艺术的综合体，秦腔也不

例外。因此，自20世纪初期，孙仁玉、马健翎等人就提

出要改良旧式秦腔板式简单、重视唱腔而忽视表演、注

重讲故事而忽视塑造人物等缺点，以促进戏曲教化民

众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宇宙锋》在移植过程中所发

生的变化，是移植者对受众审美现状的理解和对审美

转向所做预期而形成的。

越剧名家袁雪芬认为，“借鉴和移植也是再创作，

是站在一定艺术高度之上对自身的挑战。”因此，不妨

认为秦腔《宇宙锋》不但是马兰鱼、齐爱云两代秦腔艺

术工作者在前辈名家基础上结合自身艺术特点进行的

探索，同时也是古老的秦腔艺术向雅美、精致、典范演

进所进行的有益尝试。■

注释：

①②霍尔《编码／译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

本[G】，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432、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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